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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缘读书班

宋遂良结缘第一、二、三届茅
盾文学奖评奖，最早起于《文艺
报》在北京召集的系列读书班活
动。首个读书班，针对的是长篇
小说，始办于1979年12月。1980年
5月，《文艺报》又在陶然亭举办
了第二次长篇小说读书班。1981
年，《文艺报》受中国作家协会委
托负责召集中篇小说 ( 1 9 7 7 -
1981)评奖，于是年2月在苏州胡
同一机部招待所举办了“中篇小
说读书班”。1982年，适值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40周年，《文艺报》于2月10
日至3月10日在西苑宾馆举办了

“读书写作班”。
宋遂良参加的是1979年班和

1982年班。首届茅盾文学奖评奖
的读书班成员，大多来自这四次
读书班，其中1982年“读书写作
班”和首届茅盾文学奖读书班在
时间上是连贯的。

从宋遂良1982年读书班日记
可知，2月11日，他入班的次日，见
到时任《文艺报》编辑部主任谢永
旺等人后，“谢永旺当即让我留下
参加长篇评奖”，这个“长篇评奖”
正是首届茅盾文学奖。

1981年3月，原全国文学工作
者协会(后称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茅盾病重，在3月27日辞世前留下
遗愿，将自己的25万元稿费捐出
设立文学奖金。4月20日，中国作
家协会在全国政协礼堂第三会议
室召开主席团扩大会议，成立茅
盾文学奖金委员会。谢永旺也在
是次会议后，受命筹备组织首届
茅盾文学奖评选。

随意摆开的木凳

1982年3月12日，宋遂良转入
首届茅盾文学奖读书班。该班设
于香山昭庙内，远比“读书写作
班”的条件艰苦。读书班所用房
间，一处为大堂一侧的两个小房
间，是给女成员用的；十几个男
成员，则住在大堂外的一排矮平
房内。

读书班成员计有周介人(《上
海文学》)、何镇邦 (北京回民中
学)、蔡葵(《文学评论》)、黄伟宗
(中山大学)、冯放(湖南作协理论
研究室)、陈美兰(武汉大学)等。

据陈美兰回忆，班内还有童
庆炳(北京师大)、吴松亭(江西《创
作评谭》)、吴秀明(杭州大学)，另

《文艺报》孙武臣、钟艺兵也参与
其间。作协创作研究室等是评奖
工作的责任单位，由谢永旺创设
并领导；郭小川之子郭小林则做
秘书工作，王瑶之女王超冰作为
1981届北京大学毕业生刚刚分配
进作协工作，也来帮忙。

有关读书班所读选目的情
况，宋遂良存有《“茅盾文学奖”评
选情况简报》三期。从三期简报不
难看出，“茅盾文学奖”在最初构
划应不仅包括“长篇小说”，或还
有其他体裁选项；推荐单位亦分
为省级作家协会、文学期刊和出
版社；在读书班开启前，候选的长
篇小说篇目为134部。

读书班的第一次讨论，舍掉
了34部，余下100部；第二次讨论，
头天上午30部，下午15部，至次日
整天的讨论后，剩下了23部。

3月25日，时任中国作家协会
党组书记的张光年参与座谈，提
出了“反映时代，创造典型，益人
神志，感人肺腑”四句话作为评选

标准。次日，读书班最后确定了
向评委会提交的十七部作品名
单，并分列出一二三等，其中《李
自成》《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黄
河东流去》列为一等；《漩流》《金
瓯缺》《宝姑》《芙蓉镇》《沉重的
翅膀》《东方》等列为二等，余几
部都为三等。

陈美兰曾有回忆说：大家坐
在随意摆开的木凳上，光年同志
认真地听着各人对一些作品的评
价。他本人作为茅盾文学奖评委
会的副主任(主任是巴金先生)除
了强调评奖应掌握的原则外，绝
无对评选的作品划任何框框。这
种民主的、平等的作风，是中国新
文学界应有之风。

宋遂良离开读书班后，郭小
林于1982年6月10日写有一封信
给他，道及了后续的一些情形：

自你走后，香山的读书会办
到4月23日便结束了，详细情况你
已从旁的渠道了解了，我就不多
说了。我们自五月中旬起又办了
一期读书会，由预选小组的五个
人加上了张光年同志参加，预计
六月十七日结束。现在经过一段
时间的阅读、讨论，初步定下了篇
目(也就是我们在香山划定的范
围)，但老同志还有些不放心，又
挑选了一些书在看，但估计也不
会再发现什么遗珠了。长篇书目，
经过几个月的整理，终于弄出来
了，但肯定还会有漏、错，希宋老
师给以补正。

批评家的审美分歧

宋遂良参加第二届茅盾文
学奖读书班时，他已于1983年调
入山东师范大学。在抵达北京的
五天前，山东师范大学的中国现
代文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经田
仲济先生推荐，他被安排主持研
究中心的工作。故而，他的“读书
班”之行，满怀着对新岗位工作

的牵挂。
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读书班的

入班通知，宋遂良是在1984年10
月 2 9 日 收 到 的 ，系 何 镇 邦 所
寄——— 他已在首届茅盾文学奖评
选结束后调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创
作研究室。11月7日，宋遂良又收
到创研室寄来分工阅读的长篇小
说：《天国恨》《大渡魂》《莽秀才造
反记》《迎春花》。可见，第二届“茅
奖”评选启动得较早。

何镇邦在9月17日写给宋遂
良的信中称，他已参与第二届读
书班的具体工作，并在方法上

“略有调整”。将部分推荐书目提
前寄给读书班成员，即是新举措
之一：“大家先读起来，明春在京
集中时，可以多议作品和探讨创
作问题。”

12月22日，宋遂良到张炜家
小坐。张炜告诉他，自己与王润滋
也酝酿了一个茅盾奖的候选名
单，计有：《沉重的翅膀》《北国
草》《黄河东流去》《河魂》《故土》

《新星》《男人的风格》《醉乡》《两
代风流》《钟鼓楼》《花园街五号》

《大后方》《彩虹坪》。宋遂良一一
做了抄录，以备参考。由王润滋、
张炜的热心“预选”亦可看出，茅
盾文学奖的评选影响，在文学界
已深入人心。

第二届“茅奖”读书班正式开
班是在1985年3月20日，地点为北
京西山招待所。作为刚刚“归来”
登场的评论家，宋遂良所感受到
的“代际变化”和话语转型，已很
鲜明。在班内，他接触到了以刘齐
为代表的年轻人，“我们这一代人
的弱点或者说与他们的不同”，不
仅表现在情感处置上，也表现在
专业上。在作品讨论期间，以刘齐
为首的青年同志一度力推一部写
计算机和改革的小说，并引起了
内部强烈的争论，“显示了新派批
评家与传统派之间的审美分歧”。

在这届读书班的日记中，宋

遂良似有更清晰的题材区分意
识，对军事题材、现实题材、历史
题材、民族文学作品等一一作了
明示，而且读书班议程明显有分
题材讨论的情形。按照题材，分门
别类地确定入选作品，会否对最
终的评奖倾向产生影响？尽管非
读书班能够主导，但也可见部分
端倪。

宋遂良还于4月21日专门为
刘心武的《钟鼓楼》写了一则阅
评意见，推荐将其列为初选篇
目。这则意见肯定与问题提示兼
有——— 明确了小说在主题上的新
意、题材上的开拓，以及艺术上的
特色，同时也指出其“桔瓣式”的
结构显现出了芜杂性；拾遗式和
展览式的民俗书写，使得形象塑
造有所游离。

北戴河之行

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读书班
的开班计划始于1988年11月。读
书班的邀请信写于1988年11月
26日———

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又将开
始，我们仍想请您参加初选读书
班，不知尊意如何？程序安排基本
上仍按上一届那样，先分头阅读，
再找时间集中二十来天。此外亦
想如上一届那样，希望读书班的
同仁坚持到底，以保持工作的连
续性，使初选相对准确。

据时任创研室(后改称创作
研究部)副主任的顾骧撰文回忆：

1988年12月，我部又一次提
出按预定计划开展第三届茅盾文
学奖的筹备工作报告，并随即开
展工作。程序一如以往。截至1989
年3月，全国各地向评奖办公室共
推荐作品104部。稍后，邀聘了22
位评论家组成读书班。

顾骧在是文中借助中国作协
的档案资料，明确第一届读书班
成员有评论家、编辑19人，第二届

读书班成员为20人，第三届为22
人。同时他对读书班的作用做了
廓清———

在每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准备
过程中有一个环节：邀请若干评
论工作者、编辑组成读书班，这些
同志对长篇小说有比较专门的研
究，做了十分重要的筛选工作，读
书班是评奖活动中十分重要的一
环。但是茅盾文学奖不是两级
(初评、终评 )评选。读书班是评
委会的工作班子，任务是对各地
推荐的大量作品进行筛选，提出
供评委阅读的书目。读书班提出
的阅读书目没有法的效力，没有
荣誉意义。评奖办公室可以在读
书班提出的阅读书目基础上增
加书目供评委阅读(如第二届茅
盾文学奖评奖活动 )，评委本身
更可以建议增加阅读书目，只要
经过评委1人提议、2人附议的程
序即成(如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
委活动)。

顾骧说，到第二届评奖时，茅
盾文学奖全套的方法、制度、原
则、程序、规定等已基本成形。中
国作协书记处1991年通过的《茅
盾文学奖评奖办法》，即是对1985
年整套方法、原则的系统整理。

至1990年7月5日第三届茅盾
文学奖读书班在北戴河中国作家
协会“创作之家”开班时，入班人
选有了些微变动。宋遂良对何镇
邦没能入班颇有几分不平。他和
何镇邦是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
的同学，相交多年，友谊多年。但
二人在长篇小说的看法上，却各
秉已见。对新时期长篇小说的整
体评价，何镇邦属于“方兴未艾
派”，而宋遂良则是“未兴未艾
派”。1986年8月4日何镇邦在《文
汇报》发表《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
的总体评价》，认为新时期长篇小
说在题材廓大、思想开掘、艺术创
新等方面，成果不可低估。宋遂良
随即撰文《对长篇小说创作现状
的一点看法》，与“何镇邦同志商
榷”——— 认为：“我国长篇小说创
作目前还处于一个积累、开拓、探
索的时期，若以出现史诗性的、经
得起历史考验的优秀作品为标
志，则离真正的成熟和繁荣还有
一段不小的距离。”

第三届“茅奖”读书班的进程
期间，适值宋遂良的女儿傅早芳
高考。对女儿的牵挂，在他的日记
中留下了浓重一笔。7月6日，他和
蔡葵入海畅游，适逢大浪，他竟和
蔡葵说，如果淹死，务必9日后再
通知家里，以免影响女儿考试。那
份作为父亲的深情袒露无遗。相
较而言，读书感受和讨论记得比
较简约。对班外的文坛动向的变
动，却有着很深的关注。大抵少说
话、多观察也成为了他当时心境
的一份投射。

（本文摘选自《清气·宋遂良
文学文献研究》，内容有删节，标
题为编者所加）

宋遂良与茅奖读书班

《清气·宋遂良文学文献研究》

臧杰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清气·宋遂良文学文献展”的平行研究成果《清气·宋遂良文学文献研究》于近日出版。书中系统呈
现了评论家宋遂良所藏书信、日记、笔记、相册及各类学习、生活与工作文献，并围绕这些文献展开历史
研究，生动再现了宋遂良的成长历程、心灵轨迹与文学之路，折射出他与时代变迁、高等教育发展、知名
专家学者及当代文学演进之间的密切关联。书中首次披露他的三届茅盾文学奖读书班日记，对还原当代
文学重要历史现场、聚焦文学进程中的细节，具有精微呈现和丰富补充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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